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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栀子花煎
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是一

本有趣的书，既可作为一本难得的
菜谱学，也可作为一本不错的小品
读。能将做菜写得有趣味有文采，
大概只有古代袁枚、当代梁实秋汪
曾祺可以与之媲美。
《山家清供》里写鲜花入馔的菜

品不少，其中一道栀子花煎，格外瞩
目。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栀子花入馔的文字，可以说是栀
子花吃食之始祖。
林洪称栀子花为“檐卜”花，这

是来自西域的称谓，在《酉阳杂俎》
里，有其记载。林洪这道“檐卜煎”
的做法，并不复杂：“采大瓣者，以汤
焯过，少干，用甘草水稀稀面拖，油
煎之。”五道步骤，说得很清晰：一要
大瓣的栀子花（栀子花花瓣本来就
大，还要再大者）；二焯水；三稍稍晾
干；四用甘草水合成面糊裹之；五油
煎。
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和面糊非

要用甘草水？请教我的中学同学王
仁兴，他是我国的食品史专家，研究
了一辈子中国食品史。他告诉我：
甘草含有黄色素和糖分，挂糊后油
炸，色泽鲜黄，而且味道发甜。
我还有一个问题，按照这道菜

的做法，换别的花不可以吗？王兄
告我，栀子花味苦清寒，有一定药
用价值，可治咳嗽伤风。
一道檐卜煎，看似简单，讲究不

少。难怪在介绍完这道菜的做法之
后，林洪加了一笔抒情写道：“杜诗
云：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合。今既
制之，清和之风备矣。”并又加一笔
感叹这道檐卜煎：“清芬极可爱。”
如此“清芬极可爱”，也很想尝

试一下，做一道栀子花煎。不过，
时值盛夏，栀子花已经过季。正逢
木槿花开，我查了一下书，和栀子
花一样，木槿花也有清热止咳的功
能，便取大瓣木槿花，仿照林洪的

栀子花煎的做法，做一道木槿花
煎，却很不成功。尽管也加了甘草
水，但油炸出来的木槿花，并不金
黄，颜色暗淡杂乱。细想一下，大
概栀子花白色，而木槿花则粉中发
紫，过于鲜艳，甘草的黄色素无法
遮盖。看来鲜花入馔，其中烹饪的
顺序与材料的搭配，也是有学问
的，花和人一样，一花一世界，不尽
相同，不可乱点鸳鸯谱。
王兄告我：你可以做一道木槿

花炒鸡蛋试试。
藤萝花饼

春天，藤萝花盛开，是做藤萝花
饼的时候。旧日京城的大小点心铺
里，都曾经卖过藤萝花饼，甚至庙前
进香的山间道旁，也有小贩在卖，并
不鲜见。想那时的热闹劲头儿，和
如今云南的玫瑰鲜花饼相似。
如今，藤萝饼再也未曾见到。

当然，这和藤萝饼难做有关。当年，
藤萝花开的季节，京城名店如正明
斋或祥聚公，是非要到京城各大寺
庙去采集藤萝花做馅的，不仅为了
干净没有污染，更要借助佛心禅境
的象外之意，为其增添文化含义。
现在，谁还愿意费这样的劲，又有那
样的心思？
藤萝饼难做，首先在于馅。前

辈学人邓云乡先生，是地道的热爱
藤萝饼之人，曾经介绍过这种馅的
做法：“藤萝饼的馅子，是以鲜藤萝
花为主，和以熬稀的好白糖、蜂蜜，
再加以果料松子仁、青丝、红丝等制
成。因以藤萝花为主，吃到嘴里，全

是藤萝花香味，与一般的玫瑰、山
楂、桂花等是迥然不同的。”
而且，藤萝花无法像玫瑰一样

可以制成蜜饯，长期保存备用，只能
鲜花制作，过季难再。这也是如今
玫瑰饼常年可卖，藤萝饼难见踪影
的另一种缘故。
藤萝饼难做，还在于皮子不能

如玫瑰饼一样是酥皮，必须是翻
毛。酥皮可不是翻毛，过去有词专
门说翻毛：“京都好，佳点贵翻毛”，
所以为贵，是得要上好的面粉过箩
筛细，用酥油和面，反复揉搓，用的
是工夫和心思，还有独到的手艺。
另一位前辈学人金云臻先生在《饾
饤琐忆》一书中，对藤萝饼这种翻毛
皮子，有过专门的描述：“层层起酥，
皮色洁白如雪，薄如蝉翼，稍一翻
动，则层层白皮，联翩而起，有如片
片鹅毛，故称翻毛。”如此绝顶的翻
毛，其中每一层皮要“薄如蝉翼”，则
是关键，和如今玫瑰饼的酥皮不可
同日而语，也是玫瑰饼难以望其项
背的。可惜，这种工艺，已经没有
了。
当年，离开北京到上海居住的

邓云乡先生，对京城诸多糕点，唯独
格外怀念藤萝饼。他曾经写过这样
一首诗：“偶惹乡情忆饼家，藤萝时
节味堪夸，自怜食指防人笑，羞解青
囊拾落花。”老先生是那么思念这一
口，很想拾取落在地上的藤萝花回
家自己做藤萝饼呢。想和老先生一
样怀念藤萝饼的，会有很多人吧？
起码，我是其中一个。

肖复兴

鲜花馔两笺

十日谈
我和上影演员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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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永远
做上影演员剧
团巨轮上的一
颗小小的螺丝
钉。

今年上海书展举行时，我很想看到
两本书，结果，一本看到了，一本没有看
到。
看到的那本是《小王子》。因为今年

是《小王子》出版八十周年，所以世界各
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当然，又推出了不
少新的版本，使全球已有的四百多种语
言、五千多个版本的阵仗更为浩荡，而其
中最吸引我的则是由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出版的周克希先生的“译者插图版”。说
起来，《小王子》1943年首次出版时，书
里的插图都是作者圣埃克絮佩里自己画
的，那些插图与文字一样的动人。事实
上，这部童话就是从一幅画开始的，“我
六岁那年，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
《真实的故事》的书上，看见过一幅精彩
的插图，画的是一条蟒蛇在吞吃一头猛兽。我现在把
它照样画在旁边。”作者的这幅既幽默又寓意深刻的插
图早已深入人心，那么，译者周克希的插图又会是怎样
不同凡响的呈现呢？
周克希是法文翻译大家，他翻译的《小王子》有口

皆碑，他也擅长书法，但我先前没有听他说过还会画
画。周克希是过了八十岁之后才开始学画的，用他自
己的话说，“八十以后，就是所谓的余生，怎样才能让这
段时间过得充实一些呢，对我来说，那就是学点新东
西，也就是‘自书自画’。”周克希在翻译《小王子》的过
程中，对作者的插图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也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在他看来，书中有些让
人感动的段落，作者当时并没有画上插图，真是一种遗
憾。因此，他就自己给配上了。看着周克希画的插图
和用中国书法撰写的段落，我觉着他赋予了《小王子》
全新的生命。
而我没有看到的那本则是《吸呼》。《吸呼》是一

套三本的绘本，是由年轻的九零后胡一凡创作的，这
是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作品，一露面便
让业界惊艳，得到诸多国内外奖项，被认为可能是今
年图画书出版中最值得期待的一部绘本。《吸呼》很

快就被海豚出版社看中
了，是的，只有当这部绘
本成为一本书，在书页
翻动之间，在阅读与吸
呼融为一体之时，才能
更加领会其中的蕴含，
并得到心灵的治愈和放
飞。可是，这部很中国，
又很世界的《吸呼》刚刚
印好，却被困在涿州的
库房里。此时此刻，这
部让读者为之共情的绘
本，让我们更加深切地
领悟到呼吸是多么珍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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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点水般地去了常
州很多次，似水如波的思
绪留在了天宁寺、瞿秋白
纪念馆、吕思勉故居和恽
代英纪念馆。这次的一日
逗留，我住进了青果巷的
松健堂。办入住手续时，
主人说：“安排给你们住的
是 1958年建的老房子
了。”老房子与我同龄，莫
不是提醒自己，也是65岁
的老人了吗？
老房子的铭牌这样介

绍：1958年，刘国钧为了
解决职工住宿问题，拆除
原“楠木厅”，建造女工宿
舍楼，为面阔7间，二层红
砖仿苏联式筒子楼。
刘国钧，现代爱国实

业家兼文物收藏家，他的
故居是在青果巷原“唐氏
八宅”中八桂堂的旧址上
建起的四进宅院。此公生
于1887，卒于1978，那红
砖楼，似可证明他的老有
所为。“唐氏八宅”最大的
主人，该是明嘉靖年间的
才子唐顺之（字荆川）状
元，连倭寇都闻风丧胆的
文武全才。“八宅”即八桂、
页书、筠星、松健、礼和、四
并、复始、贞和八堂。而今
即便修复了一部分，也不
可能完复如初了。
“一条青果巷，明清两

状元；进士及第百，半街皆
豪苑。”不夸张地说，半日
之内想面面俱到地都看一
遍，不大可能。今走青果
巷，我重点想看的是赵元

任先生的故居湛贻堂，据
说现存的主体建筑是一幢
江南味十足的回字形转
楼。转来转去，竟未找
见。巷子中的吕宅，一壁
粉墙，两门紧锁，门边挂了
“赵元任艺术中心”的牌

子。旁边的弄堂里，有个
“她园”，也归这个艺术中
心管理，同样锁门。顺着
门缝，隔着窗棂，可以略见
里面小巧精致的园林模
样。踌躇在“她园”门外，
心想，即便有不开门的原
因，也不该让这新修复的
成为艺术中心的地方就这
样干巴巴地存在着吧，总
可以做一点相应的举动，
多吸引一下游客的注意，
否则，又教我如何去想
“她”呢？

据赵元任先生的《早
年传记》载，他1892年生
于天津，1901年回到常州
老家，住青果巷48号五

进院落的后进。张姓先
生教读《诗经》后半部，父
亲教《书经》《左传》，没
“开笔”即临帖，喜欢放风
筝。1906年进常州局前
街溪山小学高小读书后，
最爱戴的是国文与历史
教师吕思勉1907年考入
江南高等学堂后，假期仍
回常州。
另据《赵元任年谱》

记，1973年自大洋彼岸回
国探亲访友，专有一日赴
常州看青果巷旧宅，依然
记得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念书的房间、用过的水
井。1981年又回青果巷，
在旧宅里由女儿新娜伴
奏，唱了《教我如何不想
她》。此行内容还包括参
观天宁寺和观看越剧《血
手印》。
依《年谱》所说的48

号赵宅，今称16弄，当是
历史衍变的记录，有些细
节已难被今人注意或厘清
了。老先生当年的吟唱，
有没有留下录音呢？那歌
声，若在此地重播，意义非
同一般啊。

蒋 力

青果巷思绪

环肥燕瘦各有所
好，本不必议论。当今
世风以瘦为美，也无可
非议。不过，若说是“千
金难买老来痩”，似乎便
值得讨论了，因为既特指为“老来”，这胖痩便不是
一般“美”的概念，而是涉及老年人健康的话题了。
现代医学认为肥胖者易有血脂、血压、血糖等

之增高，不利于健康，故有“健康体重”之提倡。不
过，体重与身高相关，两者应综合考虑方较妥贴。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衡量体重标准有体重（质）指
数一法：以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即：
体重公斤数/（身高米数?身高米数）
设某君体重为60公斤，身高1.68米则
体重指数＝60/（1.68?1.68）＝21.28

体重指数以18.5~24.9为正常，小于18.5为消
痩，大于24.9为超重，等于或大于30为肥胖，考虑
到东亚地区、如我国人士身材一般偏低些，乃建议
以18.5~23.9为正常，小于18.5为消痩，大于23.9

为超重，等于或大于28为肥胖。上述某君之体重
指数21.28，当属正常范围。
这一标准虽已考虑到了身高的影响，但是并

不适于孕妇与儿童，亦不适用于肌肉发达之人，当
然亦不适用于有腹水、水肿之病人等。不过此法
简单易行，通常用于大致评估人之胖瘦、营养状况
等。
肥胖之不利于健康已无需赘述，然而消瘦亦

非健康之道，人之所以
消瘦多为疾病或营养
不良所致，即或为刻意
减肥者，事实上也已属
营养不良之列。

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与年轻人相
同，肥胖与消瘦皆不健康，又何来“千金难买老来
痩”之说？尤其值得关注之事是老人由于营养物
质消化吸收能力减弱，又缺少些体力之活动，常有
肌肉萎缩，更是老人消瘦常见的病因。肌肉减少
即“肌少症”，肌力必弱，是老人体力衰弱之主要原
因，老人因之易于跌倒，甚至丧失自理生活之能力
亦常因此之故。非止如此，近年的研究还发现肌
少症者抵抗感染性疾病之能力、即免疫力多差，还
易发生糖代谢的紊乱以致引发糖尿病，过于消瘦
者易患认知能力减退之症。
故对老人而言非但不宜“老来痩”，而且应该

以稍胖一些为好，通常学术界多认为65岁及以上
之老人体重指数以20.0~26.9为宜。而近日中国
营养学会更颁布了一个《中国高龄老人体重适宜
范围与体重管理指南》的文件，推荐高龄老人、通
常指80岁及以上之老人，体重
指 数 的 适 宜 范 围 为 22.0~

26.9。换言之，若老人之体重
指数为18.5~21.9者皆应视为
消瘦，而非正常。如今的看法：
老年人总以稍胖为宜。

杨秉辉

人老了，稍微胖点好

剧团七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
长，悠悠岁月，随着耳边“呜……”的一
声火车鸣笛响起，六十多年前的大年三
十，我和北京的几个姑娘，跟随上影厂
制片主任丁里，第一次来到上海，走进
了这座神圣的电影殿堂。
那是1957年刚刚开始，我在天津大

学建筑设计系读二年级。我正在宿舍
复习功课，一封信从宿舍门下面塞了进
来，一看，信是给我的，由“上海电影制
片厂”寄出。信里说：谢晋导演筹备拍
摄电影《女篮5号》，邀请我演重要角色，
三天后会来校接我。三天后，丁里主任
果真带了盖着国务院大印的介绍信，领
着我到校长办公室办理了借调一年的
手续。
来到《女篮5号》摄制组，我第一次

见到了大明星刘琼和秦怡。在电影拍
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制片主任丁里找我
谈话，天马厂（当时上影分为海燕、天
马、江南三个电影制片厂）要把我留下
来做正式的演员。我说：“不行，我又没

有学过表演，要当演员也得上了艺术院
校之后才行。”丁里主任三番五次做我
思想工作，还说天马厂五花社（导演室
的名称）已经一部接一部把我的戏都安
排好了。我经不住他的轮番劝说，再加
上也喜欢表演，就同意了。从此，开启
了我一生的电影演员生涯。
我有幸跟过不少著名导演拍戏，特

别是参加过谢晋导演的两部戏《女篮5

号》和《红色娘子
军》；谢晋导演是
科班出身，出了
名的严格。参加
他的戏，头三个
月都是体验生活，和真正的运动员一样
训练，与当时的娘子军一样在酷暑下摸
爬滚打军训，还要做小品，排戏。
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最多的时候

有二百多人。因为同在一个戏，我比较
近距离地接触过不少前辈演员。我拍
的第二部电影《雾海夜航》的导演石挥，
曾是大名鼎鼎的“话剧皇帝”，在不少电

影中创作了出色的人物形象，他很风
趣，启发演员从不用专业名词，而是用
最天然、最生活、最易懂的简短大实话
来激发演员的全身热情。在拍《雾海夜
航》的时候，卫禹平老师听出我声音的
缺陷，主动带我到有钢琴的房间教我发
声。
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这

个从来没有当过干部的人竟然在上世
纪 80年代当上
了上影演员剧团
的团长。剧团有
许多卓有成就的
前辈、艺术院校

毕业的大学生、异军突起的青年演员
和有待锻炼的新人。要当好这个当家
人，很不容易。当时的剧团缺少资金，
我因陋就简，在小阁楼上搭了个简易
录音棚，让演员能参与配音的工作实
践；在楼下搭了简易的练功房，使大家
有地方进行形体训练；在锅炉房里建
个简易淋浴器，使练好功满身大汗的

人能冲个澡。我还将十年来自家小院
培养的月季花都搬到剧团院子里，自
己动手砌了个花坛，美化环境，培养艺
术工作者爱美的气质；并鼓励大家，除
了演戏，还可以当制片、剧务……要多
参加实践。剧团除两间办公室外，都
成了各个电视剧组探讨的房间。我
想，我们这几个当剧团领导的，能为大
家干好后勤就可以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的黄金时期早已

过去，现在剧团青年演员比我们那个时
候的条件好太多了，观摩、学习的机会
多多了，剧团领导的能力、学识、办法也
强多了，希望大家多学习、踏实干事，为
上影演员剧团新的七十年创造更大荣
光！

向 梅

从演员到“当家人”

花鸟 （中国画） 陈之秋


